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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噶尔丹早期活动的几个问题 
 

黑 龙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本文主要根据藏文史料《五世达赖喇嘛传》和俄文档案史料，结合蒙汉文史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比较深

入地考察了噶尔丹的早期历史活动。指出噶尔丹至晚 1652 年九岁时已经是第三世温萨活佛（Dben sa sprul sku）

的转世；1656 年十三岁时入藏学经，1666 年二十三岁时从西藏返回准噶尔后没有再度入藏；1672 年二十九岁时称“珲

台吉”，正式还俗归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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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噶尔丹（1644—1697）是巴图尔珲台吉的第六子、僧格之胞弟。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秦

边纪略》描述他的少年时代：噶尔丹生而神异，有大志，好立奇功，父母深爱之，欲立为皇太吉。

噶尔丹曰：“阿哥在”，便髡发为僧独身前往西藏。途中黄衣僧十数辈前来迎接，并将达赖喇嘛所赠

“七生旧物”转交噶尔丹，噶尔丹下马拜而受之，遂偕往西藏。[1]据托忒文文献《蒙古溯源史》记

载，1635 年（实际是 1643 年——笔者注）格鲁巴高僧温萨活佛曾向巴图尔珲台吉的夫人玉姆许诺，

他死后将在她的胎里转世。在温萨活佛去世的第二年，玉姆夫人巧生噶尔丹。①因此，噶尔丹被卫

拉特人和格鲁巴集团指认为温萨活佛的转世。[2]虽然上述记载都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但它毕竟反

映了噶尔丹作为温萨活佛的转世并赴藏学经的事实。那末，噶尔丹在什么时候被认定为温萨活佛的

转世呢？蒙汉文史料都没有提供确切的年代。蒙古文史书《水晶鉴》记载，噶尔丹是被指定为一个

呼图克图的转世后去拉萨的。[3]这里只说明了噶尔丹在去拉萨前已经是“一个呼图克图”了。藏文

史料《五世达赖喇嘛传》是一部内容详实、记事确切的传记史书，是研究噶尔丹早期活动必不可少

的珍贵史料。其中有关于噶尔丹被指定为温萨活佛转世的有价值的记载：藏历水龙年（1652 年）十

二月初五日，进京途中的达赖喇嘛在张家口“接见了温萨活佛和巴图尔珲台吉从厄鲁特部派来的向

皇帝（指清朝顺治皇帝——笔者注）请安和进行贸易的一些人”。[4]这条史料说明，噶尔丹至晚 1652

年九岁时已经是第三世温萨活佛的转世了。国内史学界主张的“噶尔丹十三岁时被认定温萨活佛

（Dben sa sprul sku）罗卜藏丹津札木措的转世”，[5]噶尔丹“在西藏削发为僧”[6]等观点显然

有误。 

温萨活佛源于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是格鲁派领导集团的成员。噶尔丹的前世第三世温萨活佛

罗卜藏丹津札木措是第四世班禅博克多罗卜藏确吉坚赞的师傅。1635 年，他作为格鲁派求援团的首

领，赴卫拉特，为西藏格鲁派请求援军，获得成功。他在伏尔加土尔扈特、准噶尔及喀尔喀地区从

事传教活动，积极参与了 1640 年的会盟和《蒙古卫拉特法典》的制订。他是一位在蒙藏各界享有盛

誉的宗教领袖和社会活动家。[7]我们了解上述情况以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早在 1652 年时，噶尔

丹便以“温萨活佛”的名义，向清朝皇帝派遣使团了。可见噶尔丹在入藏以前，准噶尔内外交涉中

已经开始站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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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藏是蒙古僧众所向往的圣地，很多高级僧人纷纷前往西藏拜师学经，提高地位。而，

格鲁派也“往往迎请卫拉特贵族子弟当喇嘛，以期将来借重于他们”。[8]噶尔丹也不一例外地入藏

学经。藏历火猴年（1656 年）闰正月十二日，达赖喇嘛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的祈愿大法会上接受了温

萨活佛的供养及礼品，并给他授法给顶。[9]这是噶尔丹入藏时间的确切记载，是年他才 13 岁。噶

尔丹在拉萨谒见达赖喇嘛后，去札什伦布寺拜班禅博克多为师接受佛学教育。1662 年（康熙元年），

四世班禅圆寂后，噶尔丹到拉萨，在达赖喇嘛门下学经。达赖喇嘛对他特别精心地加以培植，并给

予了很高礼遇。史料记载，“达赖喇嘛之徒遍西域，而特重嘎尔旦，所语密，虽大宝法王、二宝法王

不得与闻”。[1]《五世达赖喇嘛传》中噶尔丹以“温萨活佛”的名称出现并总是被列于汗、王、珲

台吉、台吉之首。[10]而且，噶尔丹在拉萨还有自己的“温萨寺”，并通过布施也能获得可观的财产。

[11]这一切都是得益于达赖喇嘛的庇护和培养。噶尔丹也没有辜负达赖、班禅所寄予的厚望，在潜

心学习佛学②的同时，还刻苦修炼佛教武功，立志成才。他对达赖喇嘛的政教事业极为虔诚，表示

愿为格鲁巴的发展作出努力。[1]他表现出色、学有所成，因而颇受五世达赖赏识。至于噶尔丹在西

藏的更多情况，因史料缺载而无法得知,以后随着藏文史料的进一步整理、利用，有望取得进展。藏

历火马年（1666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噶尔丹随同到拉萨朝圣的僧格夫人策妄札勒姆回准噶尔。这

样，噶尔丹在札什伦布寺学经 6 年，在拉萨继续深造 4 年，一共在西藏生活了整整 10 年，23 岁时

告别拉萨。 

 

二 

 

噶尔丹此次回准噶尔后，是否又去过拉萨呢？迄今为止，汉文史料几乎一致肯定，噶尔丹听到

僧格遇害后，从拉萨还俗赶回准噶尔的，说明噶尔丹 1666 年从拉萨起程回准噶尔后再度去过拉萨。

日本学者若松宽先生根据俄文档案和《五世达赖喇嘛传》的有关记载，对流传已久的上述说法提出

质疑，指出“噶尔丹在 1667 年已经回国，此后一直待在僧格的牙帐。因此所谓噶尔丹为报兄仇，赶

回本部的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12]然而，若松氏将中国史料所说的 1670 年僧格被害后噶尔丹闻

讯赶回准噶尔一事与 1666 年的回国混为一谈，认为 1666 年噶尔丹离开拉萨时没有还俗，回国后仍

被称为呼图克图等等。[12]他没有理解史料记载噶尔丹还俗回国是指 1670 年的事情。若松氏的研究

虽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尚未搞清问题的症结。 

笔者认真阅读《五世达赖喇嘛传》，发现其中有不少能够反映噶尔丹早期活动的有趣、细小的记

载。这些细节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关于 1666 年噶尔丹返回准噶尔，《五世达赖喇嘛传》

有明确记载，当无庸置疑。同时，我们通过该书的其他一些记载也能推定噶尔丹这一次返回准噶尔

后，再没有去过西藏。藏历火马年（1666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噶尔丹离开拉萨时的情景被五世达

赖喇嘛这样记录了下来：“我给温萨活佛传述了珠杰派的长寿灌顶，赠送了僧人用具、素色氆氇等送

别礼品，并教导他为了政教的利益，各方面要尽职尽责。临动身时，我又亲手交给他一串珍珠念珠，

并详尽地吩咐了如何为佛法服务等眼前与长远的利害得失等事。我以赐座、派人护送等方式对温萨

活佛表示嘉奖，他把在扎什伦布新建的一座住宅赠给了我，我高兴地接受了”。[13]从这段记载中我

们似乎看不出噶尔丹是短期离开拉萨和达赖喇嘛的样子，相反有几种重要情节告诉我们噶尔丹的回

家是一次长期离别。假如噶尔丹短期分开，那么达赖喇嘛不大可能给他详尽地吩咐为佛法服务的“眼

前与长远的利害得失等事”；达赖喇嘛对他传授长寿灌顶，赐座，派人护送以及再三吩咐他为政教利

益尽心尽责等送别方式也非常特别，说明二者的分别不是短期的；噶尔丹竟把扎什伦布的住宅都赠

给了达赖喇嘛，可见他不打算再回来了。从这一日直到藏历铁猪年（1671 年）二月十一日拉萨方面

得到“温萨活佛消灭巴噶班第的消息”[14]为止，三年多的时间里《五世达赖喇嘛传》中没有任何

有关噶尔丹的记载，证明 1666 年以后噶尔丹不仅没有在西藏待过，而且也没有从遥远的家乡与西藏

发生重要联系。通过上述结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认定汉文史料记载噶尔丹 1670 年或 1671 年从拉

萨还俗回部是一种误解。当时，清朝方面还不甚了解准噶尔及噶尔丹的情况，因而出现了误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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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官私史书又把这一错误沿袭了下来。其实在《五世达赖喇嘛传》里，1672 年噶尔丹首次以“珲

台吉”之称出现以前，都以“温萨活佛”的名称出现，说明此前他并没有还俗。噶尔丹还俗的时间

应当是 1672 年称珲台吉的时候。[15]所以，1672 年以后再也见不到“温萨活佛”这一名称了。《五

世达赖喇嘛传》对卫拉特僧俗贵族各种称号的演变过程记载极为清楚，严格遵循了它们出现的时间

顺序，因此以它作为依据是比较可信的。 

关于 1667 年初噶尔丹回到准噶尔到 1670 年内讧发生为止，他的活动情况，我们从俄文档案中

能找到一些难得的资料。兹拉特金较早利用俄文档案进行研究后认为，噶尔丹在准噶尔时同僧格和

楚琥儿一起游牧，1664、1665、1666 年连续三次以“呼图克图”的名义向俄国遣使。[16]1668 年他

还向俄国使者伯林发表谈话：“我们呼图克图和喇嘛不是军人，我们全卡尔梅克的所有呼图克图和喇

嘛都主张，卡尔梅克人和台什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发动对皇上陛下的战争。没有什么必要保护我们

那些已经迁往陛下那边去的惕列乌特人”。[17]这里，兹拉特金似乎并不知道 1667 年初以前 10 年时

间内噶尔丹根本不在准噶尔。我们在文献记载中也看不到这个期间噶尔丹有曾经归国的迹象。因此，

连续三次向俄国遣使的呼图克图并非噶尔丹，而是别的呼图克图。而 1668 年向俄国使者伯林发表谈

话的那位呼图克图就是噶尔丹。③噶尔丹向伯林发表的言论可能是由于兹拉特金引用档案出现错误，

或者是汉译不当，它与若松宽所引用之同一份档案的内容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后一句话相互有很大

区别。若松宽引用的后一句话是：“……但是在从我方逃亡的帖列乌特人问题上，我们决不会赞同沙

皇的立场”。[12]我们在没有见到原档以前，还是认为若松宽引用的档案内容比较接近事实。因为，

准噶尔执政者僧格在惕列乌特人问题上正在对俄方采取非常强硬态度的时候，④他弟弟噶尔丹与哥

哥大唱对台戏是很危险的、也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噶尔丹执政后仍继续执行僧格的对俄强硬政策，

在克什提姆和征收实物税问题上从未对俄方做出任何让步[18]，说明他执政前后的几年内对沙俄的

政策是一贯的，没有出现大的反复。 

就在噶尔丹向伯林发表谈话的第二年即 1669 年，噶尔丹也在僧格的国中。这一年的 10 月，俄

国使节鲁兹次基访问了僧格和噶尔丹的牙帐，但僧格正在与叶尔羌汗国进行战争，不在自己的牙帐。

噶尔丹对俄国使节一行没有提供食宿并后来把他们关入布哈拉街区地下牢房，使他们饱尝忍饥挨饿

的痛苦滋味，以此作为此前僧格使者伊什在土木斯克被该市总官关进监狱，几乎饿死的报复。[12] 

值得注意的是，1667 年噶尔丹从西藏回准噶尔时，咱雅班第达早已去世（1662 年），因此在卫

拉特地区提到宗教地位高、学识渊博的活佛数噶尔丹了。他不仅主持重要的宗教仪式，而且曾用蒙

语翻译大量的藏文经典。1667 年和硕特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儿子噶勒丹巴去世时，噶尔丹应邀做了超

度仪式。[19] 

 

三 

 

大约藏历铁狗年（1670 年）九月⑤，准噶尔执政者僧格被其同父异母兄车臣和卓特巴巴图尔暗

杀。然而，政变者未能控制准噶尔属众尤其是僧格的旧属，“僧格遇害，部落有逃，而结聚者百十骑，

屯大碛东，未知所附”。[20]俄文档案也记载：“僧格的部众，游牧的和兀鲁思的卡尔梅克人向各牧

区和兀鲁思奔逃得一个不剩”。[21]僧格的胞弟噶尔丹则对密谋者采取了异常迅猛的应付办法。他招

集僧格的逃散部众千余骑，亲自率领向阿尔泰进发。车臣率万骑迎战，声势逼人。噶尔丹“独当先，

越马挺枪，最深入，斩杀百十骑，溃其军”。[20]车臣退至阿尔泰山口，噶尔丹追及展开决战，获得

胜利。车臣身死，卓特巴巴图尔逃亡青海。噶尔丹在掌握准噶尔政权的步骤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那么，噶尔丹既无领地又无军队，为何就能打败强大的敌人呢？这是一个令人颇感兴趣的问题。首

先，噶尔丹为僧格之胞弟，在僧格遇害以前一直支持他的内外政策，可以说噶尔丹是僧格的政治同

盟者。因此,噶尔丹在准噶尔部众中有很高的地位和信任度。这是他能够迅速将僧格旧属招集于自己

身边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噶尔丹身为温萨活佛的转世，曾在西藏学经十年，并以达赖喇嘛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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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强大后盾。这种特殊身份使噶尔丹在准噶尔人的心目中获得了“神”的地位。当僧格遇害，其

部众无主，不知所附，噶尔丹突然出现时，“众审视惊喜，下马罗拜为神”。[20]不仅僧格的旧属，

就连对手车臣的部众也是如此。在阿尔泰之战中，噶尔丹“身率二十骑先登，呼声振天地。遇七清

汗，入其军，手缚之，左右皆走散，莫敢当，皆大惊以为神，弃弓矢，下马趋拜降”。[20]这些描述

自然有着浓厚的传奇色彩，但它毕竟反映了噶尔丹的宗教地位及其影响。这种影响力对于自己的部

众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对敌众而言则是一种强大的威慑力、说服力。再加达赖喇嘛

对噶尔丹的赏识、扶持和帮助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噶尔丹如果没有喇嘛教的支持和帮助，就不

可能指望在这场斗中取得胜利”。[22]总之，当时宗教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再者，噶尔丹的超人的

胆略和卓越的军事才华在战胜对手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每遇战事，噶尔丹果断行动，无

所畏惧，身先士卒，奋力拼杀。由于他战略战术得当，指挥有方，所以每战必胜，自己则“身不着

一矢”[20]，安然无恙。 

大约 1672 年上半年，噶尔丹正式继位为准噶尔部首领，号珲台吉。《五世达赖喇嘛传》藏历水

鼠年（1672）六月初一、二日条记载，噶尔丹珲台吉遣特派代表来朝，向达赖喇嘛进献了大量的供

品。[23]这位特使应是受命来报噶尔丹就任珲台吉一事的。噶尔丹称珲台吉之事在俄文史料中也得

到了证实。1672 年 9 月 6日来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噶尔丹的使者们的谈话中第一次出现了“格根

珲台吉”的称呼。[12]噶尔丹称珲台吉标志着他放弃温萨活佛这一黄教名僧身份，正式还俗归政。

然而，噶尔丹与格鲁巴的亲密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思想始终受格鲁巴的影响，行动总是不

离开达赖喇嘛的指导。噶尔丹称珲台吉后，向达赖喇嘛派遣的使团与日俱增，络绎不绝。这些使者

不仅向达赖喇嘛进献大量供品，参加各种朝圣活动，而且还担负着就军国大事与达赖喇嘛进行磋商

的重要使命，来回传递噶尔丹和达赖喇嘛的纸写信函和详细口信。[24]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这些信函

的具体内容，但它涉及重大政治军事计划是无庸质疑的。 

 

注释 

①关于噶尔丹的生年，清甘肃提督张勇曾作过调查。1679 年（康熙十八年）七月，他向清廷疏言：“臣因遴选通事，

密探噶尔丹年纪性情并兴兵往侵西海之故。归复云，噶尔丹申年所生，年三十六岁，为人凶恶，躭于酒色。去岁举

兵，欲侵西海，行十一日撤归”（《清圣祖实录》，康熙十八年七月己丑）。这里的申年即甲申年，公元 1644 年，与蒙

藏文史料的记载恰好吻合。故 1644 年说当确切无疑。 

②梁份认为噶尔丹“不甚学梵书，惟取短枪摩弄”，不实。噶尔丹是一位佛学修养颇高的活佛，即使还俗执政后，也

仍笃信黄教，在他身边总是有一支喇嘛智囊团，每遇战事都请喇嘛诵经择日。甚至他身陷困境时，仍给西藏寺庙喇

嘛致信，希望为他诵经，并在信中还开列了应诵经卷的题目及诵经次数。参见《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八辑，台湾

故宫博物院影印本，第 564—566 页。如果他“不甚学梵书”，就无法获得上述宗教修养，也不可能受到达赖喇嘛的

赏识。 

③若松宽根据 1996 年莫斯科出版的《俄蒙关系文件汇集（1654—1685）》，第 88 号档案确认“这是噶尔丹第一次出

现在俄文档案上”。参见[日]若松宽《从十七世纪 60—70 年代的俄文档案看准噶尔部噶尔丹的情况》，《蒙古学信息》，

1998 年第 4期。 

④僧格对俄国使者伯林说：“我已经派第六个使者向皇上陛下谈有关我的惕列乌特人的问题。如果皇上陛下还不交出

他们，我就要攻打土木斯克和库兹涅茨克城，就不能怪我了”。见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 220 页。 

⑤根据藏历铁狗年（1670 年）十一月二日拉萨受到僧格的超度回向物品，推定僧格遇害时间大致为 1670 年九月。参

见《五世达赖喇嘛传》，第七二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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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zungar and inland of China, and process in which 

Galdan as a leader united the areas in south and north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 on basis of Tibetan document 

Biography of the Fifth Dalai Lama, Russian Archives, Mongolian and Chinese historical data.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new points in Galdan’s earlier activities, such as being recognized as reincarnation of living Buddha Dben 

sa sprul sku when he was 9 years old, starting his study in Tibet at the age of 13, and the fact that he never 

returned to Tibet after he left there in 1666. He officially restored his secular status, being entitled as Hong Taiji 

when he was 29 in 1672. 

Key words: Galdan； reincarnation； studying in Tibet and restoring secular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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